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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李清照婉约词的情感与心境

[摘要]    

本文从三个阶段浅谈李清照婉约词的情感与心境，表达了女性生活中的种种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引论部分从李清照婉约词的特点，把她的词划分为三个阶段；正文部分分别论述了其词在婚前新婚期、婚后第二年到南渡前以及南渡后的不同情感和心境；结尾总述李清照婉约词在不同阶段的情感和心境下所形成的词的风格及特色。

[关键词]  

悲欢离合  情感  心境

    李清照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女词人，被誉为婉约词之宗。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善作书画，在灿若繁星的中国古代作家中，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放射出奇光异彩。

李清照的女性情怀与古代传统的淑女①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这主要表现在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除了具有一般女子阴柔、善良的特性外，又有文化女性的特质，比如喜欢寄情山水、爱好文学艺术、关注国事等。

李清照婉约词不仅能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真实、自然、感人的意境，而且，其所表现出的艺术创造力也难以被代取，其词的魅力也因此而难以超越。李清照词之所以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是由于词中的情感和生活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和亲身体验，恐怕这就是身为女性的李清照所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也是众多男性词人所可望而不可及的主要原因。她的词既然与她的生平和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和因果关系，那么，追寻她的生活轨迹，以便更深刻地理解李词的意境和风格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李清照的生活历程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三个阶段，即前期（婚前）、中期（婚后）及其后期（丈夫赵明诚病逝后）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李清照现存的48首词，按其内容和特色来分，也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婚前和新婚期所作；第二部分为婚后第二年至南渡前所作；第三部分为南渡后所作。不难看出，李清照生活历程的三个阶段与词作的三个部分在时间上是基本吻合的，所差时段只有一至二年，可说是相差无几。因此，我们就以这三个阶段来探讨李清照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情感与心境。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土，济南章丘出生在宋神宗元丰七年,一个有名的学者仕宦家庭，祖籍山东济南，父祖皆出于“早有盛名，识量英伟”的韩琦门下。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精谙经史，擅长诗文，和苏门四学士②有密切的来往，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等并称为“后四学土”。母亲王氏，也是一个通文墨、懂诗书的大家闺秀。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里，这样的书香门第之家无疑会给李清照以较高的天赋和极好的家庭熏陶，为她的文学创作之路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她的家庭气氛也比较宽松开明，因而造就了她率真自然的性格和心灵，奠定了其独立自由的文学创作风格。李清照自幼聪慧，少女时代就已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并初步展露了过人的文学才华。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安定，家庭生活富足，加之个人心情舒畅，因此她的词内容和格调都是欢快无忧的，其词境也充满着乐趣。
如写于十七八岁的《如梦令》一词集中地表现了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鸳。

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清照青年时代活泼开朗的性格。那一天她驾着小船，一面划，一面欣赏景致，景色是那样诱人，所以她的兴致很高。一直划到一个靠水的亭子旁边，上去一边喝酒一边观赏风光，她完全陶醉了，等到日暮，想起该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醉半醒，弄不清路怎么走了，糊里糊涂地往回划，竟然不知不觉地朝荷花荡去了。她一直沉醉在山光水色、鸟语花香之中，心里无忧无虑，已经与大自然同化，从而忘记了自我，忘记了时间和空间概念。这时，看到面前簇拥着一片又清新又艳丽的荷花，头脑开始清醒了，意识到把路走岔，也意识到了自我。天色已晚，路又走错，心里不免着急，于是急忙打桨，抢着把船划出去，以致于栖息在水边的鸥鹭被她惊动了，联翩地向空中飞起，平静的荷塘陡然活跃起来：一副美丽的画面也就活生生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个短小精悍的调子，几乎句句压韵，又用重叠，读起来错落有致，结尾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用一片水鸟振翅飞起的动态，促使画面节奏突变，然后嘎然而止。“投室击破水中天”，它产生的强烈效果遍及整个画面。随着水鸟的翱翔，我们的视线自然转向空中，转向远方。在领略这艺术享受之余，不免会想象一番：面对这突然而来的活跃场面，她是惊？是喜？还是又惊又喜呢？

从这首追忆往日驾舟出游、归途经历的一个小插曲中，我们不难看出李清照早年的词作，洋溢着生活的乐趣。她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像一颗自由的种子，健康地成长着。在她身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封建规范、礼教枷锁的影子，而大自然的晚霞落日，绿水红莲、鸥鹭水鸟这些景物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天然的素朴与自由的印迹。

再如下面这首《点绛唇》则比较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特点：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这是一幅多么生动有趣的行乐图啊!图中那位天真活泼而又聪慧的少女，不就是李清照早年的自画像吗?你看她没有忧虑也没有烦恼，在天真活泼之中又带着几分顽皮羞涩。
我们还可以从李清照另外几首早期词中，进一步窥探到作者这一形象，例如《浣溪沙》中那个“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的多情少女；那个在《如梦令》中叫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率性女孩；还有那个唱着“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怨王孙》)的快乐女孩；这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无一不在显露前期的李清照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无比热爱生活的女子。她不像一般的大家闺秀，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于闺房绣楼之内，而是常常走出重门深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寄情于山水，表现出她那蓬蓬勃勃的春春气息。

透过她的词，我们还可以得知她并不是一个一味贪玩、不知所静的女孩，她也会在“淡荡春光寒食天”(《浣溪沙》)里，做甜甜的梦；她还会“倚楼无语理瑶琴”(《浣溪沙》)，独自一人默默地暗想心事。但这种沉默转眼即逝，很快就被新婚的欢愉替代了。十八岁时李清照嫁给太学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自幼喜好收藏考订金石刻词。热爱文学艺术的李清照嫁给这样一个醉心于文学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丈夫，自然是如鱼得水。夫妇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十分美满。你看，她又现出了从前的活泼俏皮相：“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减字木兰花》)。在另一首《渔家傲》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似的情调。言为心声，这些词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词人在新婚时期，处于花好月圆、轻松浪漫、和谐无忧的氛围之中。

正如人们常说的“花无百日好”，李清照在婚后第二年就遭到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首先遭遇不幸的是父亲李格非，他在朝廷的“新旧党争”中被罢官并遣返原籍。受此牵连，李清照也被迫随父还乡，原本恩爱的夫妻不得不饱尝离别的相思之苦。一个“愁”字悄悄地来到了李清照的词中。思恋之中，作为一个聪慧颖悟、才华过人的文化女性，她自然不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诉于笔端。像她新婚不久后写的《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在这首词中，词人一改往昔那活泼俏皮、不知忧虑的少女形象而成了终日思情悠悠、愁肠绵绵的思妇。句首的“红藕”是《漱玉词》中常见的意想，同一种自然物，在《如梦令》中叫“藕花”，曾给人以清新、愉悦的美的享受，而次处的“红藕”其香已残，给人一种衰败凄凉之感。原因是当“藕花”作为审美对象映入词人眼帘时，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而“独上兰舟”时的词人，已尝到了社会政治的苦果，年纪轻轻的就被人从幸福的爱情伊甸园中赶了出来，她与新婚不久的丈夫象一对被闷棍打散的鸳鸯，其心情的凄苦就不言而喻了。而“红藕”的残香、凉飕飕的竹席，不正是其内心的物化吗？

“轻解罗裳”以下两句承上启下，说明一个穿着罗裙、出身高贵的女子，白天独自登上木兰之舟，原以为可以消愁解闷了，不料看到的上香消色褪的残荷；夜晚“月满西楼”，她还未能入眠，心里盘算着，“云中”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带来一封丈夫的信呢？说真的，也只有借这种“两地书”，才能对彼此思念的心有所慰藉。“花自漂零水自流”实际上是感悟人生无奈的感受，具体说就是用落花流水这种无情物，反衬她们的夫妻情深，用词人的口气说就是两人都在互相思念着，这种“两处”分担的“闲愁”，毕竟比那种单相思要好受得多，想想对方也同样在思念着自己，心上不是会涌出一种幸福感吗？相思之情、思念之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于消失；它刻骨铭心，像游丝一般萦绕于心。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上消失，却又不自禁地钻入“心头”。这种相思之情又是多么难排！多么难解！多么深切！多么惆怅啊！

再如这首脍炙人口的《醉花阴·重阳》：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 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首词将消魂相思写得朴素而深刻，完全显露出女性真实的情愫来，一种极为细腻的儿女柔情，那就是爱情至上。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感情很深，丈夫宦游在外，她深感思念。词中上片写秋日无聊，从早到晚，突出了情绪的烦闷与心境的孤寂；下片写重阳佳节却只能把酒独酌怀念远人，而其中最末二句之妙，在于取喻传神，言情含蓄蕴藉。以人喻花，并不始于李清照，但由于李词中的黄花是眼前之物，即景设喻，极其自然；加上菊花以幽雅高洁为品，与词人精神有相通之处，正值重阳丈夫仍然远游在外，不能欢聚，思念难已，面容憔悴，比黄花更瘦。写西风、写黄花，此情此景，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都为写深切的相思作衬托，令人神往。想那“薄雾浓云”， “愁之昼”，这种相思又是如何地折磨人啊，它已使我们的女词人“人比黄花瘦”了。这两首词真是把一个思妇的相思愁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了。李清照对这种感情作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女词人一路写来，或融情于景，或景中寓情，意象或隐或显，时露时藏，于词中的结尾处猛然出现，如群山的高峰，爆亮的灯蕊，令读者震动、深思。从中可见李清照既有一般女子温柔、善良、细腻的特点，也有作为文化女性多愁善感的一面。

    在饱尝了两年多的相思苦后，李清照又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丈夫赵明诚的身边。这自然会给词人带来一时的喜悦，一首《小重山》抒发了她此刻的欢愉心情：“春到长门青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匝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

然而好景不长，夫妻恩爱的欢悦又一次受到政治风波的侵袭，厄运又一次降临这个家庭。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也不幸在朝廷争斗中败下阵来，并撒手西归。赵明诚三兄弟则不仅被罢官，而且遭人诬陷入狱。这个结局无疑又使词人“柔肠一寸愁缕”(《点绛唇》)。仕途受阻的赵明诚，在出狱后即带着李清照回到了青州故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这十年对赵明诚来说是失意的十年，而对李清照来说却是因祸得福的十年，它给李清照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佳偶天成，朝夕相伴，恩爱缠绵，谈古论今，快意人生，令人羡慕。

 十年的幸福时光转眼即逝。正当李清照沉浸在“泽畔东篱”式的世外桃源之中，“甘心老是乡”的时候，赵明诚却不甘寂寞地重返仕途了。这无异于打翻了一个五味瓶，霎那间，酸甜苦辣千般味，一起涌上了词人的心头：“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委婉地表达了她此刻的心情：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 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阵。凝眸处，从今更添，一段新愁。
在这首词中，词人明白地告诉我们：她又“新来瘦”了，为什么会瘦?回想起仕途艰险，此去是福还是祸?不得而知。李清照心中自然会忐忑不安，因此她唱起了“千万遍阳关”，希望能挽留赵明诚。然而赵明诚却义无返顾地走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词人心中，又增添“一段新愁”。在另一首《念奴娇》中，词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愁怨：“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这两首词是否在向我们昭示，这对恩爱的夫妻之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
    由于词人屡遭磨难，故而愁情不断。因此，李清照常借咏梅来进行自我劝慰。例如，在《带人娇》中，词人写道：“坐上客来，樽中酒满。歌声共水流云断。南枝可插，更须频剪。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在《玉楼春》中，词人劝道：“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在《满庭芳》中，她又自我安慰道：“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另外，她也会借伤春悲秋来抒发苦闷无奈的心情。  

  综上所述，李清照在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心境波动较大。除了屏居青州的那十年令她备感幸福而难以忘怀外，其余大多数时间则沉浸在愁情之中。此期只有一首词颇具欢快格调，那便是词人夫妻经历了久别之后又重新相聚时所写的《小重山》。可见李清照在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心境是愁多于乐，悲多于喜的。

李清照在四十五岁以前，基本上过着学者、作家式的比较平静的生活，她沉浸在爱情和事业的幸福之中，因此她的词作中所流露的是一种天真浪漫而又多愁善感的女性情怀。后期的李清照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被迫从闺房和书斋中走出来，踏上了逃亡流徙的道路，由于国破、家亡、夫死的凄凉身世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心境，她的创作风格突变。大部分词作不仅反映个人的不幸，而且带有深沉的家国之痛，将个人的不幸与国运的沉浮联系起来，委婉凄凉，孤独愁闷。

公元l127年，李清照44岁时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兵荒马乱之中，赵明诚与李清照先后南渡，而青州老家和大量未能带走的书籍文物，则在“青州兵变”中化为灰烬。面对侵略者的豺狼行径，李清照义愤填膺，她以其过人的才气和锐气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抗战愿望，却招来了那些投降派的诽谤和打击。李清照是多么失望又是多么愤慨啊!一首颇具阳刚之气的豪放之词《渔家傲·记梦》倾诉了词人的这一情感：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磋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词中的“有惊人句”，表明了女词人的自信自负，然而一个“漫”字，又把自信自负的情怀陡然引向了对摧折人才的现实社会的指控。的确，在李清照所处的那个时代，女子即便满腹经纶、语出“惊人”，那又有什么用呢?既不能报国也不能卫家，就连“甘心老是乡”的生活也由不得己。词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在梦中呼唤“九万里风鹏”加大威力，以便将她乘坐的“蓬舟”吹往那憧憬已久的仙山。
    另一首颇有豪放气的《鹧鸪天》也抒发了词人的不平之心：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词中李清照所赞叹的“自是花中第一流”，是对自己才华的肯定，“梅定妒”三句也是词人非常自信的表现，而最末两句则无疑是借为桂花鸣不平，而实则为自己的怀才不遇鸣不平了。

    李清照是一个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女性，看到山河破碎，朝廷不思收复中原，她忧心如焚。面对这国破家沦的处境，李清照的心情也格外沉重。其词作中最有名的是《永遇乐·元宵》这首词：

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是李清照晚年名作，面对元宵之夜，杭州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昔日汴州元宵盛况立刻现在眼前。那时国家安定、京华繁荣，妇女们披珠带玉，打扮得花枝招展；看如今，自己流落异乡，面目憔悴，两鬓苍白，哪里还有心思观灯赏景。词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将故国之思与自家之痛联系起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词人不是带着惋惜、艳羡的心情帘下拾笑，而是在咀嚼国破家亡的苦涩悲凉。过去曾“偏重三五”和热衷于寻找“雪里”“寒梅”的李清照，此刻却丧失了如此兴致，只觉得“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临江仙》)、 “永夜愤慨欢意少” (《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她白天念着“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夜晚“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 (《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及至梦醒，一种“梦远不成归” (《诉衷情》)的惆怅又攫取了她的心，直教她“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捐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采桑子》)。词人的满腹愁情，使得一向受到亲睐的桂花也受到了斥责：“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摊破浣溪沙》)。真是情真意切，字字伤感，令人悲戚。

    如此度过了愤懑不乐的两年，接踵而来的遭遇是赵明诚不幸病逝，这无疑给李清照“又催下千行泪”(《孤雁儿》)。她只能夜夜悲吟《南歌子》了：“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
    经过一段日子，李清照病倒了。随着病势的日益加重，一个内心险恶的小官吏张汝舟上门来花言巧语地向她求婚。一无所靠的李清照被迷惑了，于是匆匆改嫁了。可谁又曾料想，新的生活不仅没有把她重新带上天堂，反而将她推下了地狱。原来，张汝舟迎娶李清照的真正目的是凯觎她手中的文物，骗婚得逞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极尽折磨之能事。李清照为了解除这一婚姻，不惜玉石俱焚，经过多方周折和磨难，李张的百日婚姻至此结束。但此事使得李清照凄凉的心境更为雪上加霜，对什么都感到绝望，她的愁情与日俱增。即便到了最为热闹的元宵佳节，她仍然要问“人在何处”(《永遇乐·元宵》)?因为她忘不了那可爱的故乡，思乡之情时时萦绕在她的心头。今昔的反差是多么大啊!
透过李清照晚年的词作，我们仿佛看到了孤独而年迈体弱的女词人，终日以泪洗面的身影，这与她早年词中天真活泼的自画像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一曲《声声慢》将词人忧患余生、孤独无依的凄凉晚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首词以非常沉郁、凄婉的笔调抒写了词人在一个秋日里，从清晨到黄昏一整天孤独寂寞，凄楚悲哀的心境，这实际也是作者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首词曲折而又典型地概括了词人南渡以后漂零的生活、凄苦的处境和充满悲哀的内心世界。词中所表现的“愁”情，显然是个人不幸与国家沦亡交织在一起而激发出的国愁家恨。这种“国愁家恨”与词人南渡前那种“离愁别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包含着一定的时代色彩和社会内容，因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南渡后，词人平生两大幸事：家庭和睦，赏玩书籍，均已烟消云散，此时此刻词人可谓愁情满怀。李清照用词诉说屡遭丧乱，受尽磨难后的凄惨心境，倾吐哀愁凄苦的内心感受，带有深沉的感伤情绪。国破家散，孤独寂寞，充满了悲伤和忧郁，于是和“酒”“泪”结下了不解之缘，泪是伤心的外露，酒是浇愁的方式。愁似乎有了声音，有了绵延不断的时间感，体现了她的凄苦无聊，追抚往事，睹物思人的愁苦情怀。

综观李清照婉约词的情感与心境，总体来说，李清照的婉约词，是她情感生活和心境的生动反映，她资质聪明，博学多才，生性洒脱，她的词不论是写少女的天真话泼，还是写少妇的相思、幽怨，抑或写老年嫠妇的凄苦境遇，无不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情趣和韵味，令人回味无穷。 前期作品卓约轻倩，自然妩媚，最能表现年轻女子的活泼天真；中期作品大多是描写相思心事的恋情词，以女性身份在词中直接抒写爱情生活，表现得极为真挚缠绵；后期作品大多诉说叠遭丧乱，受尽磨难以后的凄惨心境，倾吐哀愁凄苦的内心感受，带有深沉的感伤情绪，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她的故国之思和家亡之恨 ，是历经沧桑的情感独白，是苦难时代灵魂的绝唱，在文学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注解：

1．淑女：“淑女”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周南·关睢》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指善良、美好、有修养的女子。

2．苏门四学士：指黄庭坚、张耒、秦观、晁补之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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